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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幻想成为英雄的懵懂少
年成长为国捐躯的革命英雄，沙
文求能够经受住层层淬炼，不仅
源于自身坚定的信念，更得益于
家人全方位的支持与陪伴。

这其中，母亲陈龄言传身教
功不可没。

她生养了五个孩子，除沙孟
海外，其余四子先后加入中国共
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整个
家庭也因此承受巨大的压力，与
不少亲戚甚至断了往来，可她却
不以为意：“我儿子是为穷人谋
利益，绝不会做坏事。”

大革命失败后，沙村的农运
活动也遭到破坏。地主阶级及
反动豪绅施绪初在邹溪村将沙
文求的弟弟沙文度抓获，装入麻
袋，更扬言要将其投入深渊。消
息传来，乡邻纷纷建议找人说情
讨饶，陈龄却十分硬气：“施绪初
有两个儿子，我有五个儿子，杀
掉我一个，还有四个，和他拼命，
看他敢不敢？”

由于本乡不能安居，陈龄带
着沙文求的妻子王弥和子侄辈
来到上海。尽管自身生活非常
拮据，但每次有革命干部和农会
会员流亡到上海，她都会留他们
吃饭，视同自己的子弟。

妻子王弥则是他在外冲锋
陷阵的精神支柱。

沙克听王弥讲过这样一段
故事：自从嫁到沙家后，她不仅
要照顾自己的孩子，还要帮着照
顾四弟、五弟。沙文求牺牲后，
沙孟海提出让她改嫁，却被她一
口拒绝；甚至在沙文汉遭遇不公
正待遇时，她还让沙文求的外孙
辈改姓沙。

兄弟之间更是互相勉励支持。
沙孟海十分担心沙文求的

安危，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几

次三番劝其回上海躲避一段时
间。嘴巴上的“快回来”，落在实
际行动中却是经济上竭尽所能
的支持。他十分欣赏沙文求在
进入上海大学后在思想上的成
熟与进步，主动写信请教其对国
民党的看法。

尽管自己过着朝不保夕的
生活，沙文求始终没有忘记对弟
弟们的勉励。在1928年写给沙
文汉的信中，他说：要有“雄大的
胆量”，即革命的英雄气魄；光有
胆量还不能干革命工作，“应更
求技术之精良，贯彻和增进原有
的胆量”，即要研究起义失败后
的对敌斗争策略；“更要求知识
之充实”，还应把马列主义理论
学到手。

看起来是对自己革命工作
的梳理，其实是对弟弟的教诲。

沙孟海在《鄞县大嵩区原大
咸乡滨海区农民协会的回忆》一
文中曾提到，沙文求得以响应党
的号召赴广州去中山大学搞共
青团工作，离不开沙文汉的支
持，“我介绍他（沙文汉）商界工
作，他不愿，就主动向宁波地委
要求派他接办沙村党支部和农
会工作”。

沙文汉的妻子陈修良也曾
说：“沙文汉不愧为沙文求一手
培植出来的一个勇士。他最佩
服的人也正是他的二哥沙文
求。沙文汉一生坎坷，始终是不
屈不挠地斗争到逝世为止，这对
沙文求的以身作则的教育是有
深刻影响的。”

沙氏一家，是革命年代无数
个家庭的缩影，它不仅成就了沙
文求的英雄梦，更激励着后人在
追求正义与真理的道路上奋勇
前行。

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韩欣辰

观音山长堤位于如今广州越
秀公园内。拾阶而上，随处可见
舞剑的老人、闲聊的游客，一派宁
静祥和。唯有城墙上的青苔，凉
亭上“还我河山”的横匾，还有石
碑上那句“敌军对观音山阵地进
行了十数次轮番进攻，均被起义
军击退”，可见当年战争之惨烈。

1927年12月11日，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广州的工人、农
民、学生和革命士兵发动反击国
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这次起
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国民党反
动派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
击。这次起义开创了城乡配合、
工农兵联合举行武装起义的先
例，第一次公开打出“工农红军”
的旗号，第一次在城市建立苏维
埃政府。

广州起义爆发时，沙文求是
共青团广州市委委员兼少年先
锋队总队长。他带着30支宣传
队到处宣传鼓动，同时还发动组
织团员、青年支援运输工作、看
护伤号。

12月13日，国民党反动军队
在英美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攻入
珠江以北市区。当时，沙文求已改
任赤卫队中队长，率领赤卫队员在
观音山长堤一带抗击敌人，但最终
寡不敌众，队伍被冲散。

广州起义失败后，沙文求和
几个战友一起撤退到香港。此举
原本是对他的一种保护，因为像
他这样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的
人，应当撤退到安全地区。

然而，在那个热血沸腾的年
代，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以退
为进”的战略意义。在香港逗留
几天后，沙文求就潜回广州，出任
共青团广州市委委员兼秘书长，
协助恢复和建立党、团基层组织
的工作。

1928年8月，沙文求不幸落
入敌人魔掌，受尽苦刑，最终牺牲
于红花岗上，年仅24岁。

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
1928 年 10 月第一期第一卷在
《追悼死难的青年战士》一文中,
对沙文求等烈士的牺牲表示沉痛
的哀悼。

“沙文求烈士的一生是非常
值得后人学习的，特别是青年的
一代。他是一个有理想，有道德，
有文化，有纪律的优秀共产党员，
杰出的革命家。他为共产主义奋
斗而死，他将永远被人们所纪
念。”陈修良在《怀念英勇的沙文
求烈士》一文中说。

一张书桌，一盏台灯，一叠信纸……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红棉怒放壮气高——
广州起义英烈专题展”一角，还原了当年
沙文求在昏黄的灯光奋笔疾书，写下一封
封家信的场景。

在写给家人的十余封信中，沙文求袒
露心迹，表示已经做好“与其槁死于三尺
之下，毋宁殉身于进取冒险之中”的打算，
下定决心要为革命去牺牲。

1926年夏天，沙文求响应党的号召，
与陈修良等人前往广州，进入中山大学学
习，并在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他的见
识，让他很快得到中山大学党支部领导人
陈铁军、毕磊等的信任。1927年上半年，
他被选为该校共青团支部书记。

此时的沙文求或许还没意识到，革命的
凶险超乎想象，更大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
反革命政变，实行国共分裂；4月15日，广
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大
肆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2000余人。

这远比农会运动来得血淋淋，但沙文
求没有退缩。在写给陈修良的信中，他怒
喊：“若遇颠蹶，或沉没时，我们是死而无
悔的。恐怖是可耻的，忧愁更是可耻的，
焦燥是可耻的，谄媚恐怖是可耻的，踌躇
回避是可耻的，哀伤是可耻的，这样才是
真正的我们了。”

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最终以失败
告终，面对急转直下的革命形势，不少人
纷纷脱离革命阵营，可沙文求却清楚地意
识到“这个目的终要有不屈的性格，不可
挠之心，才能实现。当然天寒冰雪之地，
正是我们用武之地，并肩前进，走向唯一
的目的地吧！”

他积极投身工人罢工和示威游行，先
后参加省港罢工两周年纪念大会、广州工
人总罢工、沙基惨案二周年纪念等活动；
他还带领团员、工人、学生400余人，四处
张贴、散发布告、传单、标语。

为了勉励自己，他在一幅自画像背面
题诗明志：“昆仑为志，东海为心；万里长
江，为尔之情。飞步东行，愿尔莫驻；瞿塘
三峡，愿尔莫躇。”

作为他的战友，陈修良最能感同身
受：“他是在向自己发誓，革命意志要高如
昆仑山，抱负要深如东海之水”，而这背后

“是因为他笃信共产主义。他深信中国革
命一定会胜利，正义一定要战胜邪恶。”

!!"#$%#&'()!"#$%#&!

!"#$

%&'( !"##$$$!
!"##$$$%

!"#$%&

*+
,- ./01234!"#526789:;<=>

?@01ABC$%5DEFGHIJK%">%"##L

'()*+,'-./,
0123456789:

!"#$%&'()*+
,-%./012345

6"789:;<=>$
?@?ABC@D?EFGHAI<5

JKLM$NOP*QR
STUVWX%./5
!"#$%&'()*+,-
./01234///03

!26YZ[\]^S_`a
bcdefghiU$jkk?@@k
l?C@@@CgmU$kkC@V@AAk
?lnogbcpq$%&pqr
s]^S_tuvqgwU$
nC@n@C??@@@@kCnkngxy
zW{|
!26F}~!"#$%]^
S_`a%&'&'*'()
*+,-?@?@BEDCoFh.
/001234g5674R
89:$ECkk@?@k;<?=ll
>Co?gzW{|
!26F-&@ABCDE0
F`abcdefghiU$jkk
?@@A?oknk@CgmU$kkC@V@A
lAkl?ngbcpq$%&-&
GHI0pqrs]^S_J
'vqKLM,NgwU$?@
C@@@CO?oonClOgzW{|

!"#$ %&'(
56789:;<=>?@A
BCDEFGHIJKLM@
NOPQRSTUVWXYZ
OG[\]^@_`WXa
bF+cc\d/21\]ef
_g`Ych/\RSTg`a
ij+/klm_ng`a
MNOPQRDSTUVWK
)* +,-./0123,304
352,-423304342045-050,

!26PQ#RST]^S_
`aSU6VgmUkk@?@
oC@@?kAlEzW{|
!./0WWXYZ[\]^
01234`a%&pq_`
*vqbcdefghiU$
akk?@@@kCCkO@CgzW{|
!26bcde]^S_`a
SU6VgmUkk@?@oC@C
lEkE@zW{|
!26F()*~fghij
kl`amnU6VgzW{|
!26Fopqk`arSU
6VgmUkk@?@o@CACn@?g
zW{|
!26sAtuv0+,wx
]^S_`amny8U6V
zW{|

!XYFz{F8|E0F
`aSU6VgmUkk@?
CE@?ACCECgzW{|
!26Fop*}~qk`a
pqbcdefghiU!kk?@
@@@OkE@@CgzW{|
!26Fop*}~qk`a
pqbcdefghiUjkk?@
@AoonOn@CgzW{|
!26"#$%&'(]^S
_`aSU6VgmUkk@?@
oC@@@?lkngzW{|
!26)*+,-.+,]^
S_`aSU6VgmUkk
@?@oC@@OEnCCgzW{|
!26E/01b.*234
567]^S_`apqbc
defghiUjkk?@@C@EkC
l@CgzW{|

!2689}$%:0]^S
_`aSU6VgmUkk@?
l?C@??nknOzW{|
!XYFu;45<`aS
U6Vgm:$kk@?lCC@@?kO
lCgzW{|
!26F=o>?@AB`a
mny8U6VgmU$kk@?@n
C@C@kC?ogzW{|
!26FCD6EFG]^S
_`aSU6VgzW{|
!26H:%I]^S_`a
bcdefJ46sgbcp
q$Fq%&K*vqghi
U$jkk?@@konkOn@?zW{|
!26F-&*LMNDOP
BQRSFIcT̀ aUVy8
U6VgmU$kk@?CCC@C@EC
@@gzW{|

!26W["#67XY]^
S_`aSU6VgmU$kk
@?EkC@@@??OngzW{|
!26bcde]^S_`a
mnU6VgmUkk@?@oC@
ClEkECzW{|

)*+,
6 7 8 9 :

,033444+

视
死
忽
如
归

视
死
忽
如
归

捐
躯
赴
国
难

捐
躯
赴
国
难

英
雄
一
家
人

英
雄
一
家
人

烈属沙克在翻看老照片烈属沙克在翻看老照片。。记者记者 崔引崔引 摄摄

““沿着先烈足迹前行沿着先烈足迹前行””项目组成员在广州烈士起义陵园祭奠沙文求烈士项目组成员在广州烈士起义陵园祭奠沙文求烈士。。记者记者 崔引崔引 摄摄


